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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曲：当量子力学走上舞台

舞台上灯光渐暗，天幕上那个名为“黑砧”

公司的巨型徽标像一只冰冷的眼睛注视着观

众席。作为“深圳原创科幻三部曲”的第二部，

《量子幽灵》在舞台上构建了一个2060年的寒

冷世界，试图用量子力学的“观测者”理论来解

释爱与命运，是一次野心勃勃的舞台实验。这

里有霓虹闪烁的赛博朋克街景，也有南亚地下

室里霉湿的绝望。

2025年，恰逢量子力学诞生百年。在这样

的时间节点上，陈跃红、吴岩、尹迪三位教授联

袂创作的“深圳原创科幻三部曲”第二部《量

子幽灵》在南方科技大学首演，而我则是在深

圳大剧院有幸亲身沉浸其中，在走出剧场后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海中依然回荡着那首并

不属于未来的《哥萨克摇篮曲》。

科幻圈有句自嘲的揶揄“遇事不决，量子力

学”。然而，《量子幽灵》并非那种借科学术语

装点门面的“伪科幻”。它试图从真实的技术发

展方向上，阐明有深度的伦理、社会和人性文化

观点。这是一种冒险，也是一种野心，在有限的

舞台空间里，同时容纳硬核科幻设定、深刻哲

学思辨与丰沛情感张力。

二、科普实验：复杂理论的戏剧
化转译

这部戏的科学内核瞄准了量子力学里最让

人头疼也最迷人的几个概念：观测者效应、波

函数坍缩、量子叠加态……以及由此引出的那

个古老问题：意识和物质，究竟是什么关系？

剧中老人对中年李衍说的那番话，我认为

是整部戏的科学地基：

“你是盒中的猫……你因芯力获得视野，也

会因视野改变思维。等你适应过来，就能和我

一样，从高维俯视这个世界。届时三维的世界将

成为二维的平面，时间会像卷轴画一样在你眼

前展开。你将同时看见过去、现在和未来。”

这段台词把量子芯片植 入设定成了打开

“高维视野”的钥匙。李衍因为极端芯力成了

“观测者”，而他的妻子涂宁死后以“量子态幽

灵”的形式存在，只要观测者还在、观测还在继

续，涂宁的灵魂就不会坍缩消散。

这个设定妙在哪儿？它把薛定谔的猫从冰

冷的思想实验变成了有温度的情感载体。涂宁

不再是那只抽象的“既死又活”的猫，而是一个

活生生的人，一个丈夫用二十年的逃亡、痛苦和

药片来“持续观测”的爱人。科学概念就这样

长出了血肉。

《量子幽灵》聪明的地方在于，它没掉进

“解释型科普”的坑里。角色们不像念教科书

似的背诵量子力学定义，而是把这些概念编进

了人物命运和戏剧冲突的肌理中。卢明说“只要

作为观测者的你不在了，后续未经观测的未来

就会被修正而重回混沌态”，观众其实不需要

搞懂波函数是什么，也能感受到李衍面临的困

境：他活着，人类失败的未来就被锁死；他死

了，新的可能性或许才能被释放。

当然，问题也很明显：信息密度对普通观

众来说还是太高了。不到两小时的演出，观众

得消化一大堆概念：硅基人和碳基人的种族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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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公司”作为资本联合体的性质及其内部金

融派和工业派的撕裂、量子芯片植入和脑力超

频、解密组织“云雀”的运作机制、数字生命和

意识上传、量子观测和未来坍缩……

这些概念层层套叠，构成一个庞大的世界

观。要是写成长篇小说，读者可以花几周甚至

几个月慢慢消化，但舞台上只有紧巴巴的两个小

时。没有科幻阅读经验的观众，前半场很可能被

信息轰炸得晕头转向，情感投入也就打了折扣。

一个小建议：能不能在序幕的新闻播报里

加些更直观的视觉提示，比如年表、示意图？或

者在场刊里附一份简明的世界观导览，让观众

进场前就有个基本框架？

三、主题探索：赛博朋克骨架上
的东方血肉

《量子幽灵》的世界观继承了赛博朋克的

经典血统：巨型跨国资本联合体（黑砧公司）、

阶级分化、技术垄断、人机边界的模糊。这让

人想起《银翼杀手》《攻壳机动队》乃至近年的

美剧《开发者》（Devs）。

但这部戏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华人视角与

东方情感内核。故事横跨北美唐人街、南亚华

人社区、东欧记忆，主角李衍的身份是东欧移

民后裔，童年创伤来自“公司”东欧分部将父亲

“砌进跨海桥柱”的暴行。他在逃亡中哼唱的

《哥萨克摇篮曲》、把玩的德式陀螺，都指向一

种跨文化的流亡者身份。

而涂宁这个剧中最具理 想主义色 彩的角

色，则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式的“虽千万人吾

往矣”的道德勇气。她的台词“做过的必留下痕

迹……我们的反抗定义了我们”，直接回应了加

缪式的西西弗斯精神，却以更为东方的“知其

不可而为之”的语调说出。

全剧的高光时刻在于结局的处理。李衍看到

了硅基文明彻底取代人类的未来，这个未来因为

被他“观测”而坍缩成了既定事实。为了打破这个

必败的宿命，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自杀，消灭观测

者本身。这让我想起电影《信条》中的祖父悖论，

但更加悲壮。李衍用死亡让未来重回“混沌态”，

把无限的可能性还给了下一代。这是对宿命论的

一记绝地反击，极具古希腊悲剧的张力。

正如吴岩教授所说，科幻剧的舞台呈现需

要考虑“科幻想象力的无限性与舞台表现力的

局限性”之间的张力。科幻叙事最大的魅力在于

其奇观性，认知陌生化的视觉冲击、超越日常经

验的时空想象。电影可以借助CGI实现这一点，

而舞台剧该怎么办？

四、美学表现：空间、节奏与符号
系统

（一）空间：旋转与叠加态

舞台设计大量使用了旋转舞台来解决时

空跳跃的问题。从北美实验室到唐人街剧场，

再到南亚的地下室，转台的每一次转动都像是

在拨动时间的齿轮。特别是第一幕中，李衍在

雨夜的街道上行走，转台逆向旋转，制造出一种

“西西弗斯式”的徒劳感，非常精准地外化了人

物在巨大体制下的无力。

这种“原地行走+舞台旋转”的手法创造出

一种电影般的运动感，让静态的舞台空间获得

了动态的时间维度。

虽然转台解决了换景问题，但也带来了审

美疲劳。频繁的黑场和旋转打断了叙事的连贯

性，让观众在“找寻视线落点”中消耗认知资

源。特别是在第一幕中，回忆与现实的穿插过

于细碎，导致情绪积攒常常被打断。此外，舞台

两侧的空间利用率并不高，有时候仅仅作为“站

位”使用，缺乏更深的空间隐喻。

剧中多媒体元素令观众应接不暇，如LED

服装、全息投影、无处不在的屏幕等，形成了

一种“叠加态”的美学，但多数时候有一种“背

景”或“舞美”感，参与叙事或提供有效信息量

的时刻并不多见。

可以借鉴英国国家剧院制作《战马》的思

路，让多媒体元素与演员表演形成更深度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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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例如，李衍的“量子视野”可以通过实时

投影实现：当他开启芯力时，舞台上的其他演

员定格，而围绕他们的粒子轨迹、数据流被可

视化投射在空间中。观众由此能够“看见”李

衍所看见的世界，而非仅仅依赖大屏幕的多媒

体视频。

（二）节奏：在高密度中呼吸

第一幕的节奏相当紧凑：实验室危机→唐人

街接头→实验室骚乱→李衍的精神世界→童年回

忆→硅基人工厂→山上对峙→大火与涂宁之死。

世界观信息过于依赖对话输出。在第二幕

第三场，推销员与李衍的对话几乎是一场政策

宣讲：数字化新政、效率部、配给制度、绝育减

丁……这些信息固然重要，但以一问一答的方

式呈现，可能让观众感到疲倦。

这种密集的情节推进固然制造了紧张感，

但也可能让观众喘不过气。戏剧需要呼吸的节

奏：高潮与低谷的交替，信息输入与情感沉淀的

交替。

是否可以借助更多环境叙事的手法。例如，

宣传车的播报可以配合投影画面（人类排队注

射、空旷的街道、废弃的婴儿房），让信息以更

感官化的方式传递，而非全部依赖台词。

剧中插入的《俄尔浦斯与欧律狄克》歌舞

剧片段是一个聪明的设计，它提供了一个间离

的时刻，让观众从紧张的剧情中抽离，同时以希

腊神话的隐喻预示了李衍与涂宁的命运。但这

样的呼吸空间在全剧中偏少。

也许可以增加几个“静默时刻”：不以对

话推进，而以视觉、音乐、光影让情感沉淀。例

如，第二幕李衍与涂宁在地下室的生活场景，可

以用更多的日常细节和静默对视，让观众感受

到被困的窒息感与相依的温情。

（三）符号：人物与听觉

当剧中角色众多（主要角色10人以上），如

何在有限的舞台时间内让每个角色立住并形成

区分度？剧本中大量人物的外形标识依赖于服

装和化妆，但对于复杂的人物关系（如卢明同时

是联邦警员、工厂警卫、“云雀”统领），仅靠外

形区分可能不足。

亮相是非常值得深挖的有效舞台手段。剧

本中程穆（中年）的出场是“从右侧上，站在台阶

上。他身穿白大褂，眼神锐利。他看上去孤僻、

冷漠，几乎是理性的化身”居高临下，象征科技

精英的权威姿态。

而卢明的出场则是“打着火抽烟望向右侧

远方”，一个“看上去随和实则锋利”的硅基人

警官，通过一个吸烟的小动作揭示其模仿人类

的本质。

部分配角的出场显得过于功能化。例如那

个只为了送“数字生命”设备而出现的推销员，

她的存在感完全是为了推进剧情逻辑，人物缺

乏厚度。反派卢明的转变也显得有些突兀，从

有人情味的硅基人到冷酷的统领，中间的心理

建设过程在舞台上展现得不够充分。

可以考虑为核心角色设计更具辨识度的行

为标签或声音标签。例如，卢明在不同身份下可

以有细微的口吻变化；涂宁的量子幽灵可以配

以特定的音效或光晕，强化其“在场又不在场”

的特质。

不得不提的是，声音设计是本剧的一大亮

点。开场时那种急促、重叠的新闻播报声，瞬

间将观众拉入信息过载的焦虑中。而剧中反复

出现的《Tomorrow belongs to me》（《明日属于

我》）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互文。这首歌出

自电影《歌舞厅》，原意是纳粹青年的崛起，在

这里被用来象征硅基人对人类的取代。这种优

雅中的残酷，比直接的杀戮更具冲击力。

五、震撼与遗憾：可待优化的
潜能空间

作为一个在科技大厂工作了十几年的人，剧

中程穆那段关于“科技被资本垄断”的控诉让

我深有感触：“所有不属于人民的科技，越是先

进，就越会成为资本集团的帮凶。”这不就是过

去几年我们亲眼目睹的现实：算法压榨、大数据

杀熟、AI取代岗位……《量子幽灵》将这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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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投射到2060年的未来，让它们以更极端、

更戏剧化的形式呈现。

而整场戏最震撼我的是李衍在决定赴死

前，与涂宁有这样一段对话：

李衍：“涂宁，生活就要过去了，怎么好像

还没有活够似的。再见了，也许在某个平行世界

里，我们会有另一生。”

这句台词的力量在于它的平淡。没有壮烈

的宣言，没有英雄主义的姿态，只是一个老人

在漫长逃亡之后，面对即将消散的爱人，说出的

一句近乎絮叨的话。

契诃夫说过：“如果第一幕墙上挂着一把

枪，第三幕它必须射击。”而《量子幽灵》在结

尾做了一个反向处理，那把推销员留下的枪在

李衍手中被接受了。但这个接受不是屈服，而是

以死亡为抵抗、以消失为创造的悖论式行动。

整出戏以李衍举枪自尽、涂宁消散的黑暗

中枪响结束。这是一个开放式悲剧结局，李衍

的死亡是否真的释放了新的可能性？人类的未

来是否因此改变？我们并没有答案。

这种开放性固然符合艺术的留白原则，但

从舞台观演体验来看，观众可能需要一个更明

确的情感落点。

也许可以在枪响之后，加入一个短暂的“尾

声”画面：也许是李绎带着妻子和新生儿向北行

走的剪影，也许是多年后一个孩子手握陀螺的

特写。这是为反抗诗学赋予一丝微弱但真实的

希望。

坦白说，卢明这个角色让我感到某种叙事

上的过载。他既是最后一批云身硅基人、又是

曾经的理想主义者、又是“云雀”的幕后统领、

又是硅基文明崛起的推动者。这些身份层层叠

加，固然制造了“反转”的戏剧效果，但也让人

物动机变得模糊。

他为什么要领导“云雀”？他说是为了“封

锁人类科技，挫败所有的科学自救”。但这与他

对李衍说的“往北走，去看看另一个世界”形成

了矛盾，那个“人类和硅基劳动者相互认同”的

国家是真实存在，还是他为了引诱李衍离开而

编造的谎言？对此，剧情语焉不详。

此外，剧中的女性角色：涂宁、杜和、推销

员……都承担着重要功能，但她们的行动逻辑

相对单一。涂宁是“理想主义者+妻子”，杜和是

“被统领蛊惑的施害者”，推销员是“效率主义

的代言人”。相比之下，男性角色（李衍、程穆、

卢明）的内心挣扎和道德模糊更为丰富。

是否可以为涂宁增加一条更独立的故事

线。她不仅仅是李衍的妻子、程穆的学生，还可

以是“云雀”组织内部的策略制定者，让她的反

抗行动有更多自主选择而非仅仅跟随李衍。或

许这也将更加符合我们时代观众的主流认知与

性别意识。

六、结语：未来需要这样的戏剧

《量子幽灵》是一部勇敢的作品。它在探

讨科技奇点时，没有丢掉人文主义的温度。尽

管它还存在打磨提升的空间，但它成功地提出

了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在一个被算法和效率

统治的未来，人类那低效、脆弱但温暖的情感，

是否才是我们最后的堡垒？

江冰教授在观剧后说：“深圳文化要走出

古典与打工妹时代，面向科技与未来。”

《量子幽灵》正是这一愿景的具体实践。它

代表了中国原创科幻舞台剧的一次重要探索。

在一个科幻产业蓬勃发展、科幻网文、电

影、游戏频频破圈的时代，为什么我们仍然需

要舞台剧这种“笨拙”的形式。因为只有在剧场

里，在演员与观众共处一室、呼吸着同样空气的

空间里，那些关于人性、关于存在、关于“我们

将成为什么”的追问，才能以最直接、最不可逃

避的方式击中我们。

量子力学诞生一百年了。而关于“真实”与

“存在”的追问，或许才刚刚开始。

（陈楸帆，香港都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助

理教授，主要从事科幻研究及创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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